
1935 年初春，云南省威信县城附近

的 山 路 上 ，印 着 两 行 深 浅 交 错 的 草

鞋印。

一行向东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通

向赤水河河谷。那是刚刚完成扎西整

编的中央红军主力留下的。3 万将士士

气如虹，一步一步，都向着冲出重围的

方向。

另一行朝北，断断续续，稀疏零落，

一头扎进川滇交界的茫茫深山。那是

奉命留下来的数百名官兵——红军川

南游击纵队，担负在敌后牵制和打击敌

人、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重要任

务。山路越往里越窄，浅浅的草鞋印很

快被腐叶和春雨层层覆盖，再也寻不见

踪迹。

一

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，春节刚

过，山间残雪已经次第消融。

一渡赤水后，2 月 5 日到 9 日，中共

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内连续召开会议，

作出重大决定：回兵黔北，再渡赤水，重

占遵义。中央红军由 30 个团改编为 17

个团。

这是一次断腕求生的重塑。机关

和后勤人员大幅精简，充实到战斗一

线。与此同时，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

建川南游击纵队，伪装主力，深入敌后，

牵制追兵，掩护中央红军二渡赤水、突

围北上。徐策受命担任特委书记和纵

队政治委员。

徐策早年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

范学校，在校期间受到训育主任董必

武等共产党人的影响。1926 年，他加

入中国共产党。1930 年，徐策进入中

央 苏 区 ；1933 年 ，任 红 3 军 团 第 6 师

政委。

经 中 央 批 准 ，与 徐 策 一 同 留 下 来

的 ，还 有 特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余 泽 鸿 、纵

队 参 谋 长 刘 干 臣 。 余 泽 鸿 曾 担 任 过

中央苏区宁都、南广、建宁 3 个中心县

的县委书记，因抵制“左”倾教条主义

被 降 职 。 刘 干 臣 曾 任 军 委 直 属 新 编

师 师 长 ，长 征 途 中 ，一 直 负 责 收 容 伤

病员和掉队官兵，在战斗中右臂受伤

致残。

纵队司令员由四川叙永籍的王逸

涛担任。王逸涛是黄埔四期生，参加过

南昌起义和井冈山斗争，后回乡拉起一

支地方武装。中央红军到达扎西时，他

率部前来会合。考虑到他熟悉当地情

况，中央对他委以重任。

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红 3 军团第 6

师部分官兵和当地游击队共同组成。

红 6 师是一支从平江起义战火硝烟中

走出的部队，以作风顽强、能征善战闻

名。然而，这支背负着沉重使命的队

伍，突然迎来始料不及的剧痛——2 月

7 日，红 6 师师长曹德清旧伤复发，高烧

不退，病逝在行军途中，年仅 26 岁。战

友们流着眼泪将师长掩埋在深山里。

坟头没有墓碑，只有几捧新土，无声地

融入了茫茫林海。

分 别 之 际 ，徐 策 久 久 望 着 主 力 红

军远去的方向——那里有和他并肩征

战数年的战友，有他熟悉的番号和建

制 ，还 藏 着 他“ 完 成 任 务 就 归 队 ”的

念想。

山风从他们身边穿过，战马的嘶鸣

渐渐消散在河谷深处。

余 泽 鸿 沉 默 了 片 刻 ，低 声 道 ：“走

吧。替曹师长走完，也替主力扛住身后

的追兵。”

远处枪声隐约可闻。等待他们的

会是怎样一条路？

二

路，一天比一天更难。

敌人重重围困。孤军留在川滇黔

交界处，徐策预想过前路众多的危险

与 困 难 —— 无 衣 、无 粮 、无 药 、无 援 。

却 不 曾 想 到 ，最 大 的 危 险 ，竟 然 来 自

内部。

王逸涛的叛变，是积渐所至。井冈

山斗争时期，他就因军阀习气严重而受

到惩罚。主力红军北上后，眼看着队伍

被围困在深山之中，衣食无着，日子比

井冈山斗争时还要艰难，王逸涛的信念

像被冷水浇过的残烛，一点一点地摇

晃、熄灭。

就 在 这 时 ，国 民 党 抓 捕 了 他 怀 孕

的妻子，以性命威逼。加之身为士绅

的 岳 父 从 中 劝 降 ，王 逸 涛 彻 底 动 摇 。

1935 年 5 月的一个夜晚，他带着亲信离

队，还假意写信哄骗徐策，说他处理完

家事便归队。暗地里，他将川滇黔红

军全部秘密山道、隐蔽岩洞、地下交通

站、党员联络名单、伤员安置点，尽数

出卖给敌人。

国民党封他为“川南招抚特派员”，

命他带队进山，“搜剿”游击队。王逸涛

诡计多端，心狠手辣，深知在深山密林

中搜寻游击队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于是，

他给国民党出谋划策，村村设卡、户户

连坐。自此，乌蒙山笼罩在一片“白色

恐怖”之中。人地生疏的红军游击队，

再无安全藏身之地。

1935 年 7 月上旬，川南游击纵队与

黔北游击队会师，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

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，徐策任司令

员兼政治委员，张凤光任副政治委员，

曾春鉴任参谋长，余泽鸿任政治部主

任，下辖 2 个支队 6 个大队，刘干臣被任

命为第一支队支队长。

7 月 13 日 拂 晓 ，威 信 县 观 音 塘 长

官司。

浓雾吞没了整片松林，看不见山的

轮廓，只有林间几声零星的鸟鸣。徐策

带队趁浓雾行军，全然不知敌人已经依

据 王 逸 涛 的 情 报 ，在 四 面 山 头 布 下

重兵。

第 一 声 枪 响 从 东 面 炸 开 ，紧 接 着

西、南、北三面机枪齐鸣。密集的子弹

穿透厚重的晨雾，砸进松树树干。青黄

的松针簌簌飘落，像一场落不尽的雨。

松针底下，滚烫的血从战士们倒下的身

体里渗出来。

张凤光当场牺牲，代理参谋长陈宏

重伤被俘。徐策先是腹部中弹，大腿又

接着再添一处枪伤。他单膝跪倒在地，

右手死死攥着手枪，左手撑在浸透血色

的松针上。

余泽鸿带人将敌人的包围圈撕开

一处缺口，回身就要背他撤离。

徐 策 满 脸 血 污 ，唯 有 一 双 眼 睛 清

亮 沉 静 。 他 把 枪 托 砸 向 地 面 ：“ 不 要

管我。”

余泽鸿不肯挪步。

徐策加重力道再砸：“保存队伍，将

来寻机追赶主力——快走！快！”

余泽鸿伸手欲拉。徐策把枪托抵

住地面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如钉：“这是

命令！”

余泽鸿含泪转身，带着剩余的战士

冲进茫茫大雾。

身后，追兵的嘶吼渐渐远去，枪声

渐次消散。身负重伤的徐策奋力阻敌，

最终壮烈牺牲。

敌人割下 80 余位烈士的头颅沿街

示 众 。 徐 策 的 头 颅 被 悬 挂 在 松 树

高处。

徐策牺牲的那一天，中央红军已翻

过夹金山。这一切，徐策无从知晓。他

只知道战友们正在奔赴胜利——这便

足够。

三

徐策的鲜血染红松林深处的第二

天，1935 年 7 月 14 日，威信县罗布乡簸

箕坝，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召开紧急扩

大会议。余泽鸿接过特委书记和纵队

政委的重担，与司令员刘干臣并肩，率

领这支孤军继续斗争。

余泽鸿，四川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

团支部创始人之一。这个曾参与领导五

卅运动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川南

人，即使在深山岩洞之中，也把马列著作

带在身上，用沙哑的嗓音给战士们讲时

局、讲信仰、讲将来一定会到来的胜利。

这年 8 月，游击纵队攻占贵州赫章

县城，又接连拿下安宁桥、分水岭等 10

余个城镇。每到一处，他们开仓放粮，

救济百姓。余泽鸿撰写标语，发动群

众，队伍迅速发展到千余人。那是这支

孤军最亮的一段日子，仿佛黑暗里突然

划亮了一根火柴。

国 民 党 视 余 泽 鸿 为“ 川 南 心 腹 大

患”，悬赏重金缉拿。敌人 6 次查抄他

在四川长宁的老家，见未能动摇他分

毫，便将他的 14 名亲属投入监牢，其中

3 人被折磨致死。

噩耗，一次次传上山。洞外，风声

如泣。洞内，余泽鸿一言不发，独坐整

夜，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

1935 年 12 月 15 日深夜，四川江安

县碗厂坡。

敌人重兵围住了余泽鸿带领的小

分队。弹尽粮绝，突围受阻。子弹耗尽

便拼刺刀，刺刀折断便投掷石块，身边

的战友接连倒下。追兵的脚步声越来

越近，余泽鸿从怀中摸出一支钢笔。

从上海到苏区，从长征路再到深山

岩洞，这支钢笔陪他走了一路，也写了

一路。此刻，墨水早已用尽，只剩下空

空的笔管。

夜幕沉沉。看不清笔杆上的刻字，

他却精准地摸到了自己名字——然后

在“余泽鸿”三字旁，刻下一个新字：归。

归队的“归”。

刻完，他将钢笔藏进岩壁缝隙，举

起手枪，毅然向着敌人猛冲过去。

一声枪响，像一块石头砸进深潭，

震 荡 山 谷 。 突 围 的 战 士 骤 然 停 下 脚

步。他们知道——两任政委，都把年轻

的生命，留在了大山之中。

当地百姓冒死收殓烈士遗体下葬。

敌人闻讯掘开坟墓，拖拽遗体游街。

一腔热血，洒尽山野。一身气节，

万古不灭。

后来，搜山的村民在石缝中发现了

那支钢笔，几经流传，最终不幸遗失。

唯有川南当地老人代代相传：那支钢笔

上，刻着四个字——余泽鸿，归。

余泽鸿牺牲的那一天，他的战友们

已经到达陕北。两天后，瓦窑堡会议召

开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确立，中国

革命翻开新的一页。

这一切，余泽鸿无从知晓。

那一天，离他 33 岁的生日，还有 2

个月。

四

那声枪响之后，山谷归于死寂。

刘干臣从岩缝中拔出那面弹痕累

累的红旗，用仅剩的左手，一寸一寸，将

旗杆攥紧。旗面已经残破，被山风撕扯

得呼呼作响。他对战友们说：“曹师长、

徐政委、余主任把命留在了川滇黔边

界。再苦再难，这面旗，不能倒。”

转战川南。兴文县踏水桥，寒冬腊

月，河水刺骨。当地反动民团从三面合

围，枪声骤起。刘干臣率部突围，一颗

子弹打进他的右腿，骨头碎了。后面是

追兵，前面是战友。他猛地推开要背他

的警卫员，用独臂撑起身体，把枪口对

准了来路。“走！”他吼道，“我在这儿等

着他们。”

战士们含泪冲过桥面。刘干臣靠

在青石上，单手举枪，直到子弹打光。

反动民团围上来时，只见他仍保持着射

击的姿势，血顺着石板流进桥下的河，

把河水染得暗红。敌人呆住了——他

们看见他倚在石头上，眼睛还睁着，自

始至终没有后退半步……

这一天是 1935 年 12 月 27 日，农历

腊月初二。

从早春到初冬，仅仅 10 个月，曹德

清、徐策、余泽鸿、刘干臣，一路征战而

来的 4位指挥员，全部倒在了大山深处。

纵队到了最为危急的关头。第二支

队政委龙厚生接任司令员，与参谋长刘

复初收拢残部，继续在三省边界抗击敌

人。1937 年初，国民党川滇黔三省军队

联合“会剿”红军，龙厚生等骨干全部战

死。刘复初不幸被俘。电台在战火中被

损毁，与中央的最后一丝联系，彻底断了。

没有指令，没有归期。他们却始终

没有忘记自己是谁。

全民族抗战爆发后，经周恩来严正

交涉，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最后一

任参谋长刘复初被营救出狱，回到延

安，回到了党的怀抱。

刘复初归队了——他带来的，不只

是自己的九死一生，还有战友的生死故

事。而他的那些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

战友，终其一生，也没有完成归队。

1945 年 9 月，抗战胜利的消息像一

片迟到的秋叶，辗转飘进深山。几个衣

衫褴褛的游击队员齐聚松林，久久沉

默。有人哭了，哭声被山风卷向远方。

10 年了。当年在扎西与主力红军

分别时的数百名将士，有的战死，有的

遇害，有的冻饿而亡，在十倍乃至百倍

敌人的围困中次第凋零。只剩下殷禄

才率领的云南游击支队，还在乌蒙深山

中苦苦支撑。

殷 禄 才 ，云 南 威 信 人 ，绰 号“殷 骡

子”。1935 年，他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；

1936 年入党，接受川滇黔边区特委改

编，组建云南红军游击支队。他不懂什

么高深的战术，却懂得土地和农民的重

要。他摸索出劳武结合、屯田游击的战

法——白天种地，晚上打仗，队伍深深

扎在百姓中间。

1947 年 3 月 ，早 春 的 寒 气 尚 未 散

尽，国民党军整编第 79 师联合云贵川

24 县反动民团，对游击支队发动梳篦式

“围剿”。

殷禄才率部浴血月余，粮食弹药耗

尽，最终被困于威信三锅桩山林。政委

陈华久中弹牺牲。殷禄才退到一道崖

壁前，枪里只剩下一颗子弹。35 岁的殷

禄才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山林，把枪口抵

住自己的太阳穴。枪响时，山间的杜鹃

花开得像血。

后来，他的妻儿，他的姐姐，也相继

惨死在敌人屠刀下。

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最后一

支成建制的队伍，在杜鹃花开的时节，

走向凋零。

3 个 月 后 ，千 里 之 外 ，刘 伯 承 、

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

黄河、挺进大别山，揭开人民解放战争

战略反攻的序幕。黄河的浪涛声震天

动地，而乌蒙山深处的杜鹃，已经谢了。

万里征程人未还。游击纵队的花

名册上，那数百个名字，年年都在等待

同一个口令。

大 山 沉 默 。 风 穿 过 松 林 ，沙 沙 作

响，像是替那些永远年轻的红军战士，

答了一声——

“到！”

无 法 完 成 的 归 队
■贾 永

1935 年 初 ，扎 西 整 编
后，数百名红军将士为掩护
主力部队北上，奉命留在川
滇黔地区。怀揣“完成任务
就归队”的信念，这支孤军身
陷重围，在深山绝境中浴血
战斗10余年。

徐策、余泽鸿等指战员
前仆后继，至死未能归队。
他们用生命践行信仰，在长
征史上写下悲壮一页。

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缅
怀英烈，更要传承这份赤胆
忠诚。

——编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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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色印记：禹王宫》

左下图：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

白塔山烈士陵园的中国工农红军川南

游击纵队纪念碑群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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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①：位于云南省威信县的禹王宫。1935 年 2 月 10 日，根据扎西会议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决定，中革军委在此成立中共川南特委、组建川南游击

纵队，周恩来作动员讲话。图②：徐策（1902-1935），1935 年 2 月任中共川南特委书记和川南游击纵队政治委员；1935 年 7 月牺牲。此为后人绘制的复原画像。

图③：余泽鸿（1903-1935），1935 年 2月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；7月，任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；1935 年 12月牺牲。 资料图片


